
●●●●● ● ●●●●●● ● ● ●●

长 征 副 刊２０２５年６月４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/邵景院 12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查询电话：（010）66720114 发行电话：（010）68586350 定价每月20.80元 零售每份0.80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

窟 野 河 ，是 陕 西 神 木 的 母 亲 河 。

夏季的窟野河，两岸山峦苍翠，绿树成

荫，蜿蜒流淌的河水默默滋养着一片

土地。1912 年，被毛泽东同志誉为“陕

北才子”的贾拓夫，就出生在窟野河畔

的一个贫困家庭。他 12 岁投身革命，

16 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不到 20 岁

就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委员、省委秘

书长。

1933 年 10 月，陕西省委地下组织

遭到破坏，贾拓夫不顾个人安危，及时

做好善后工作，以免党的组织受到更

大损失。同年底，他受命到中央革命

根 据 地 向 党 中 央 报 告 工 作 。 1934 年

初，贾拓夫出席了在瑞金举行的党的

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

国代表大会。会后，他留在了中央革

命根据地工作。

1934 年 10 月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

利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。贾

拓夫随军踏上长征路，任红军总政治

部白军工作部部长。

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岷县哈达铺镇

后，毛泽东等人从搜集到的报纸上得

知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。为了确定报

纸上的消息是否属实，充分了解陕北

红军情况，叶剑英找到了贾拓夫。之

后，毛泽东又向贾拓夫询问陕北的情

况。贾拓夫将 1933 年 7 月陕西省委被

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、红二十六军的

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等情况作了详细

汇报。贾拓夫的汇报，为党中央决定

落脚陕北作出了贡献。

1949 年 5 月 20 日，古城西安迎来

了解放。几天后，贾拓夫出任中共西安

市委书记兼市长。听说他当了市长，有

亲戚想通过他的关系做买卖挣钱，被他

严词拒绝。贾拓夫说：“我是党的干部，

是 有 原 则 的 。 我 不 能 违 反 原 则 帮 助

你！”在调运物资工作中，一些囤积了大

量粮油棉的老板给贾拓夫送礼，也在他

那里吃了“闭门羹”：“我们共产党人从

革命那天起就没有为自己考虑过。”

在贾拓夫的心里，革命年代“延安

作风”之所以能够打败“西安作风”，不

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着强大的真理

力量，还在于共产党人有强大的人格

力量；自己作为新中国首任西安市委

书记兼市长，更应该传承好共产党人

的初心本色、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。

1952 年 8 月 ，贾 拓 夫 调 到 中 央 工

作。在担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

轻工业部部长期间，组织上给他分配

了一个带花园的大院子。贾拓夫内心

很不安，认为太浪费、脱离群众，就主

动提出换房申请。最终，他与全家人

住进一个小院里。院里没有厢房，没

有卫生间，他把过道改建成了卫生间。

由于贾拓夫具体负责轻工业部门

的工作，当时经常有一些轻工业新产

品被送来检查试用。他每次都是让秘

书把自己对新产品的意见连同产品一

起送回去，绝不私留私用。

贾拓夫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，而

且十分注重家风家教，不允许子女和

家人沾染特殊化习气。他曾十分严肃

地向孩子们指出：“一些干部子弟中间

有 个 很 坏 的 风 气 ，比 谁 的 父 母 官 大 。

好像父母官大，自己的身价也就高了，

就神气得不行了。父母做什么工作，

与你们有什么相干？你们对革命还毫

无贡献，却已过早地享受了过高的生

活待遇，不要觉得这是什么值得骄傲

和夸耀的事情，这是欠了人民的账，将

来是要还的。只能好好学习，多些本

事，将来好加倍报答人民。”

回忆起父亲贾拓夫，女儿贾达黎有

两件事记忆深刻。一件是弟弟的事。

有一年，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

大弟贾虹生放假回家。刚放下行囊，贾

虹生就被父亲叫住：“你上了大学，参了

军，但还不了解社会，应该利用假期多

参加些社会劳动。”弟弟听了父亲的教

导，约了几个同学，一起跟着劳动模范

时传祥的清洁队去掏大粪，真正体验了

劳动人民的工作和生活。

还有一件事，是关于贾达黎自己

的 。 1963 年 ，她 从 北 京 大 学 毕 业 ，被

分 配 到 北 京 远 郊 的 房 山 县 琉 璃 河 水

泥厂职工子弟学校，当语文老师。尽

管此前有思想准备，但看到艰苦的环

境 ，再 加 上 专 业 不 对 口 ，贾 达 黎 的 情

绪还是有些波动。周末回到家，她向

父 母 倾 诉 心 中 的 委 屈 。 没 想 到 一 向

疼 爱 她 的 父 亲 这 次 不 但 没 有 给 予 安

慰，还严肃地批评了她：“你以为自己

是 高 干 子 女 ，上 了 名 牌 大 学 ，就 高 贵

了 吗 ？ 我 们 为 劳 动 人 民 的 解 放 事 业

奋斗了一辈子，多少人流血牺牲。可

今 天 我 们 自 己 的 子 女 却 不 愿 意 为 他

们 服 务 ，这 怎 么 得 了 ！”“我 们 国 家 各

方面都需要打好基础，这样才能更快

地发展。”在父亲的教导下，贾达黎很

快调整情绪，在琉璃河水泥厂职工子

弟学校一干就是 15 年。

贾拓夫曾在一张全家福照片上写

下一首诗：“风雨同舟破浪奔，卅年成

就一家人。庭前若问双亲意，共学雷、

王不顾身。”诗句中的雷、王，分别是雷

锋和王杰。简洁的诗行中，凝结着一

位 革 命 者 深 厚 的 家 国 情 怀 —— 为 革

命、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贾拓夫，同样

希望自己的孩子们为国家和人民奉献

一生。

窟野河流淌不息，自西北向东南

汇 入 黄 河 。 贾 拓 夫 纯 朴 赤 诚 的 品 格

和 精 神 ，也 已 汇 入 历 史 的 长 河 ，滋 养

着 人 们 的 心 灵 。 时 至 盛 夏 ，放 眼 望

去 ，窟 野 河 两 岸 金 色 的 麦 浪 翻 滚 ，飘

来阵阵麦香……

赤子丹心照家国
■孙现富

今年春天，我们一行人走进川藏线

上的“十英雄连队”，记录新兵入营的场

景。刚踏入营区，我就留意到，车场上，

曾出国参加比武的一级上士秦跃江，正

被一群新兵紧紧簇拥着。他肤色黝黑、

神情严肃，正向新兵讲述着连队的光荣

历史。

1967 年 8 月，原成都军区某汽车团

三营十一连、十二连，担负运输任务，行

驶在蜿蜒川藏线上。当三营副教导员

李显文带车队行至帕龙天险时，突遇特

大山洪，巨石与泥土瞬间阻断前路。为

了引导车队突围、疏散受灾群众，副教

导员李显文等 10 名官兵涉险逆行，不

幸被卷入特大山崩中，献出了年轻的生

命。中央军委授予他们“川藏运输线上

十英雄”荣誉称号。

50 多 年 过 去 了 ，十 英 雄 的 故 事 如

永不熄灭的火炬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

官兵，驰骋在川藏线上，守卫着祖国的

边疆。

如今，十英雄所在单位已改建为西

藏军区某部一连。作为建制序列“第

一”的连队，“争第一”成为连队官兵骨

子里的追求。训练、比武、任务、日常建

设，他们事事力求拔尖。

秦跃江讲到此处，情绪激昂，声音

不自觉抬高。现场的新兵，听着汽车兵

在川藏线上艰苦奉献的故事，眼中满是

敬意。

这时，一连指导员注意到我们的到

来，热情上前介绍：“秦跃江班长不仅在

国际赛场打出了成绩，还带出好多优秀

驾驶员。”

此 时 ，新 兵 眼 中 又 燃 起 好 奇 与 期

待，请求指导员讲一下秦班长出国比武

的经历。

那年，旅里选拔参加国际军事比赛

的队员。秦跃江因为驾驶技术过硬，并

曾多次在驾驶专业技能考核中荣获佳

绩，单位推荐他参加选拔。得知消息

后，秦跃江全身心投入准备。

训练期间，他反复打磨技术细节。

高强度训练中，他手掌被磨破，刺痛难

耐，腰椎也因长时间驾驶疼痛不已。可

他始终咬牙坚持，从未退缩。战友劝他

休息，他坚定地回应：“咱们‘十英雄连

队’的兵，就得有股子拼劲！”

当 时 ，单 位 众 多 优 秀 骨 干 踊 跃 报

名，渴望出国参赛。身为“十英雄连队”

的一名班长，秦跃江深知自己责任重

大，他比往常训练更加努力。最终，凭

借扎实的技术和顽强毅力，秦跃江在初

选时脱颖而出，成功拿到通往更高赛场

的“入场券”。

初 选 结 束 ，他 们 转 至 外 地 集 训 。

长途奔波加上集训地天气多变，大家

疲惫不堪。然而，一到训练场，他们就

摩拳擦掌地开练了。秦跃江拿着本子

画草图、记路标，反复钻研练习技术。

集训队采取积分淘汰制，竞争激烈，入

选的众多优秀骨干也都争分夺秒地加

练。时值南方盛夏，秦跃江不顾天气

闷热难耐、蚊虫肆虐，最终凭借过硬实

力，入选出国比武队伍。

新兵们听得入神，激动地为秦班长

鼓掌。指导员笑着卖了个关子：“别急，

更精彩的还在后面。”随即，他继续讲述

秦跃江的比武经历。

队 伍 抵 达 国 外 的 参 赛 地 ，随 即 迎

来了比赛日。当天，来自多个国家的

30 多个驾驶组齐聚赛场。远道而来的

秦跃江和队友此时面临一个难题：比

武使用的是陌生装备，只能在有限的

场地内进行适应。秦跃江和队友迅速

做出调整。他们认真学习比赛规则，

观察其他参赛队伍的操作细节，思考

比赛策略。

发令枪响，比武开始。赛道蜿蜒，

路况复杂。秦跃江紧握方向盘，有条不

紊地驾驶着。赛程过半，倾盆大雨不期

而至，车轮不时打滑。驶入最后赛段

时，前方还有一段陡坡拦路，秦跃江已

经有些体力不支，但他咬牙坚持着。他

看准时机，猛踩油门、精准打方向盘、果

断 拉 手 制 动 ，成 功 完 成 180 度 原 地 掉

头，闯过难关。

当听到汉语播报比赛成绩的声音，

秦跃江脸上绽放出喜悦与自豪。队友

们欢呼着将他抛起。然而，只有他自己

知道，从第三赛段起，腰椎就剧痛难忍，

他全凭顽强意志撑下全程。

新兵听着指导员的介绍，满眼钦佩

地看向秦跃江。

“我是‘十英雄’传人，绝不能给前

辈抹黑！”他谦虚地说道，“那都是过去

的事情了，今后我还要和新战友一起学

习进步。”

今年已是秦跃江当兵的第 16 年。

我问他，若再有机会参加比武还去不

去？他眼中闪过一道光，用带着浓重云

南口音的话坚定回答：“必须去！我是

‘十英雄连队’的兵，只知迎难而上！”

秦跃江讲完，就带着新兵走向一辆

军车，熟练地拿起工具开始保养。他仔

细擦拭车身、检查零件，每个动作都一

丝不苟。他一边操作，一边叮嘱新兵：

“车辆平时要精心养护，关键时刻才靠

得住。”在他示范下，新兵也拿起工具，

学着他的样子认真操作。

阳 光 洒 下 ，映 照 着 新 兵 专 注 的 神

情，十英雄的精神正在融入他们的血

脉，激励他们踏上传承之路，坚定走好

军旅征程。

上图：秦跃江（左一）向新战友介绍

十英雄事迹。 曲芳振摄

英雄传人
■廖平洋

午后的阳光斜照着烈士陵园时，宋

守山颤巍巍的手正抚过一把外表斑驳、

带有 3 道弹痕的军号。军号上凝结的

铜锈，如同凝固的血痂，喇叭口边缘的

凹痕里，还嵌着 70 多年前的血痕。

“太爷爷，这缺口真是子弹打的？”

曾孙女伸出手指刚要触碰，老人却猛地

收回军号。他望着墓碑上“赵长河”3 个

字，像是又听见 1948 年的雪粒，正簌簌

地扑打在军号上。

那年他刚参军不久，正蹲在战壕里

啃冻硬的窝头。班长赵长河把一把军

号交到他手上：“从今儿起，你就是连队

的司号员！”那时，刚满 16 岁的他，感觉

这军号有千钧之重。

学 号 的 日 子 似 乎 比 往 常 更 加 难

熬。班长赵长河总是在黎明前叫醒他：

“军号声要赶在日头前头！”树林里，赵

长河攥着他的腕子从持号姿势教起，虎

口的茧子磨得他生疼。有一次他偷减

了半拍冲锋号，赵长河立即严肃地说：

“差半个音，就是差半条命！”

军号上的第一道弹痕，是在淮海战

役战场上留下的。那天，寒冬的霜气把

号嘴冻在了他的嘴唇上，扯下来时带起

血珠子。突然，班长赵长河扑倒他，子

弹擦着军号飞过，在铜管上犁出一道灼

热的沟壑。班长扑倒的同时，也把他掩

护住，并在他的耳边说：“记住这声响！

比啥乐谱都好使。”

军号上最深的一道裂痕，是在长江

边留下的。渡江战役总攻前夜，班长赵

长河用绑腿布擦拭军号。月光漫过江

面时，他忽然轻声哼起沂蒙小调。“等过

了江，教你《得胜令》的颤音……”话音

被炮火掐断的瞬间，一枚弹片击中铜号

发出刺耳的声响。刹那间，班长赵长河

的胸前绽开血花，却仍保持着手握军号

的姿势。

那日的江水是烫的。宋守山吹响

冲锋号，铜腥味混着血腥气灌满喉咙。

军号凹痕里的血垢，是赵长河最后留在

号管上的掌印。他至今记得老班长倒

下的姿势——身体朝着北方，眼睛却望

着长江南岸。

“太爷爷！”曾孙女的声音拽回他的

思绪。他苍老的手指正摩挲着号嘴，那

里有道不显眼的齿痕。渡江战役后，他

高烧 3 天，昏迷中死死咬着军号嘴，军

医好不容易才将军号从他嘴里拿出。

烈士陵园起风了，掀开了宋守山的

大衣，露出挂在他内襟上的军功章。金

属碰撞声里，他忽然挺直佝偻的脊背，

将手中的军号抵住嘴唇。他枯瘦的胸

腔开始剧烈起伏，浑浊的瞳孔迸出异样

的光。

第一声号音，像是一把生锈的刀锋

划破寂静。喑哑的号声，惊飞了柏树上

的麻雀，几个正在锻炼的老兵蓦然驻

足。音符在滑音处戛然而止，宋守山剧

烈咳嗽起来，却把军号攥得更紧。1949

年解放上海时，他就是咳着血在一处大

楼上吹响军号的。

“我 来 吧 。”朝 气 而 磁 性 的 男 声 响

起。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人展开泛

黄的乐谱，金色小号在阳光下熠熠闪

耀。宋守山瞪大双眼：青年人手持军号

的英姿，与老班长当年在战场上吹响冲

锋号时，并无二致。

“这 位 是 赵 长 河 烈 士 的 曾 孙 。”管

理员轻声介绍着。老人身子一震，70

多年前的画面突然鲜活得刺目：硝烟

味弥漫的驻扎地，赵长河拿着一张全

家 福 ，指 着 上 面 虎 头 虎 脑 的 娃 娃 说 ：

“等打完仗，俺孩儿也要学吹号……”

号声在陵园上空升腾。宋守山看

见青 年 的腮帮鼓起，金色音符在空中

飘 荡 着 。 新 栽 的 松 树 苗 在 声 浪 中 轻

颤，露珠顺着针叶滚落，宛如当年长江

上的晨雾。

树 影 移 过 纪 念 碑 时 ，宋 守 山 正 讲

述第三道裂痕的来历。那是在抗美援

朝战场上爆破筒的炸响中留下的。寒

冷 的 冬 夜 ，水 汽 在 号 管 中 凝 成 了 冰 。

战斗打响前，他用胸口焐热冻住的军

号。70 多年过去了，那年寒冷的风雪

以及炽热的弹片，给这把军号和他身

上留下至今依然清晰的伤痕。更深的

记忆却留在他的心中：身边的战友，一

个个倒在冲锋的路上。“在我前面，有

3 个司号员都牺牲了……”说着，他轻

抚青年的军号，“现在该你们接着往下

传了。”

暮色渐浓，陵园响起闭园广播。宋

守山又一次擦拭军号，突然他把冰凉的

铜管贴紧面颊。1948 年的风雪穿越时

空呼啸而至，他清晰地听见班长赵长河

在耳边大声吼：“愣啥？接着吹！”

残阳如血，军号声撕裂暮色。这一

次，宋守山吹完了整首冲锋号。最后一

个音符化作颤动的余韵，久久萦绕在纪

念墙镌刻的众多姓名之间。青年的军

号也悄然加入，新旧军号的鸣响，在天

地间共振，惊起满园白鸽。

风过松林，宛如万千军号低吟。

军
号
长
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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晨雾如轻纱般笼罩着静谧的军营，

一个穿着沙背心的身影正在训练场上奋

力奔跑。苏巴提·阿布力米提——这个

来自伊犁草原的维吾尔族战士，又在晨

曦中开始了他的晨练。

7 年前，18 岁的苏巴提参军，语言成

为他军旅之路上遇到的第一道难关。“那

时候，我连‘听不懂’这 3 个字，都要练习

好多遍才能说准。”苏巴提回忆道。最

初，在队列里，他还因听错口令而闹出笑

话。然而，谁又能想到，几年后，当初这

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少数民族战士，

竟然会成为连队的“双语小教员”。

苏巴提很早就明白，当个好兵，首

先要攻克语言关。那时，战友总是能在

学习室看到他伏案练字的身影。体能

训练间隙，他用树枝在沙地上一遍遍书

写新学的汉字。笔画一遍遍被风吹平，

更 多 的 汉 字 却 深 深 烙 印 在 他 的 脑 海

中。休息时，他主动找战友请教遇到的

语言问题，大家也很热心地帮助这个上

进的战友……

日复一日，他的普通话水平有了明

显进步。现在，苏巴提不仅能说一口流

利的普通话，还能在政治教育笔记本上

写下工整规范的心得体会。

如果说语言关是苏巴提跨越的第一

道障碍，那么优秀的 3 公里跑成绩，则是

他为自己赢得的一个“标识牌”。刚下连

时，苏巴提就一举夺得同年兵 3 公里跑

的冠军。然而，激励他打破单位 3 公里

跑纪录的，却是一次失败。

两年前，苏巴提跟随单位执行高原

驻训任务返回营区。高原环境让他的体

能出现下滑，在归队后的第一次测试中，

他的 3 公里跑成绩险些不及格。站在终

点线上，他盯着差 7 秒就不及格的成绩，

喉结上下滚动，心中翻涌着挫败感。

从那天起，沙背心就成了他随身携

带的装具。“那时候苏巴提的作训服，天

天不是一大片汗湿就是结着一层盐霜。”

战友敬佩地说。

一个月后，苏巴提的 3 公里跑成绩

逐渐恢复。在一次自测中，他的用时已

经缩短到 10 分钟以内。他的脚步并未

就此停下，而是在心中立下新目标——

打破单位 3 公里跑纪录。

5 公里，10 公里，负重跑，各种训练

轮番上阵。跑坏的鞋子见证着他的努

力。最终，他如愿以偿。

如 今 ，苏 巴 提 又 给 自 己 立 下 新 目

标——考取体能特三级。月光下的单

杠场，他悬垂的身影起起落落，作训服

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。战友们看着他

磨 破 的 手 掌 ，劝 他 养 好 伤 再 练 。 他 却

咧 嘴 一 笑 ：“ 我 们 草 原 上 的 马 ，蹄 铁 磨

穿了照样跑！”

“跑不动就走，走不动就爬，但绝不

能停下。”这是苏巴提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这个从伊犁草原走出来的战士，正如一

匹奋力奔跑的骏马，留下一串串坚实的

足迹。

奔跑的苏巴提
■严文苹 马 毓

壶口观瀑（中国画） 关山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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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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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
